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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一年中最冷的节
气袁凛冽的寒意却为绰尔小
镇铺就了最动人的摄影画
卷要要要这是北国冬日独有
的馈赠袁每一寸冰雪都藏着
值得定格的惊艳遥
塔尔气河如母亲温柔的

臂弯袁环抱着静谧祥和的小
镇遥 极寒如期而至袁气温跌
破零下二三十摄氏度袁却给
这条沉静的河流注入了灵
动生机遥 河面冰层在严寒中
悄然膨胀袁鼓起无数圆润的
冰包遥 冰层之下袁河水如蓄
势的暖流袁从冰缝中汩汩涌
出袁化作蜿蜒的延流水遥 它
漫过积雪袁抚平凹凸袁将河
边的柳丛尧枯草丛尽数纳入
冰的版图袁层层漫溢又层层
冻结袁让原本素白的河面蜕
变成光滑莹润的翡翠色遥 温
热的河水遇极寒空气袁升腾
起轻烟般的薄雾袁如纱幔漫
开袁将两岸枝丫尧草叶缀成
粉妆玉砌的雾凇袁每一根枝
条都凝着蓬松的霜花袁仿佛
冬风蘸着月光织就的银纱遥
这般如梦如幻的景致袁

让我们目不暇接遥 碧色的
延流水与洁白的雾凇相映
成趣袁举相机随手一拍袁便

是足以炫耀的大片遥 眼睛
饱饱的大餐一顿美景袁心里
荡漾着说不出的幸福感尧成
就感遥

摄影人总爱探索新乐
趣袁野泼水成冰冶 的念头油
然而生遥 我们备好滚烫的
开水袁以初升太阳的金色光
线为背景袁朋友架好相机遥
每人手捧敞口杯袁战战兢兢
试过几次后袁在纵身跳起的
瞬间将开水奋力向上向后
泼洒要要要滚烫的水珠在极
寒中瞬间雾化结晶袁化作丝
丝缕缕的弧形冰雾袁如烟花
绽放尧似天女散花袁快门一
次次定格下这阳光下绚烂
绽放的冰花盛景遥 我们早
已忘却端着开水的胆怯袁也
忽略了零下几十度的严寒袁
泼完水便扎堆趴在相机旁袁
叽叽喳喳地指点着尧欣赏着
晨光中冰雾里那如仙女般
的身影遥

野越冷越精神冶袁这句话
用在海拔 1600米的大黑山
再贴切不过遥 这座距离小镇
40分钟车程的高山袁因海拔
之高而四季错峰院镇里杜鹃
漫山时袁 这里仍残雪未消遥
镇中秋叶正浓时袁这里已大
雪封山遥 三九天前后袁正是
拍摄大黑山冬景的绝佳时
机遥 车子转过几道弯驶上盘
山公路袁眼前骤然一亮要要要
山上每一棵树都凝着洁白
霜雪袁路边裹雪的枝桠沿公
路搭成数公里长的冰雪野长

廊冶袁玉树琼枝袁满目银辉遥
行驶其间袁我们不约而同吟
出苏轼野起舞弄清影袁何似
在人间冶的佳句袁恍惚间仿
佛化身广寒仙子袁在冰雪秘
境中翩然起舞遥
我们的目的地是山顶的

二十多米高瞭望塔遥 山顶寒
风凛冽袁 气温低得刺骨袁大
家在羽绒服外再裹上军大
衣袁 小心翼翼地登上塔顶遥
日出之前袁西面天空铺展着
天蓝尧粉蓝到蓝紫的渐变色
彩袁东面天际线则从浅蓝晕
染成浅金色袁 静谧而绚烂遥
当朝阳从无垠的冰雪山峦
尽头缓缓升起袁金粉红色的
光芒倾泻而下袁 所到之处袁
白玉雕琢般的树木与山峦
瞬间披上红装袁恰如毛泽东
叶沁园春窑雪曳中野须晴日袁看
红装素裹袁分外妖娆冶的壮
美意境遥 我们一边惊叹这极
致美景袁 一边不停按动快
门袁 即便手指冻得僵硬袁也
不愿错过任何一处光影变
幻的瞬间遥
华灯初上时袁 天上皓月

当空袁地上灯火闪烁袁漫步
街头宛如置身梦幻银河袁朋
友圈里的绰尔夜景作品刷
屏不断遥 外地游客纷纷慕名
而来袁 或驾着几十辆越野车
轰鸣着穿越林海袁 或约上亲
友组团奔赴这片冰雪家园袁
无不被绰尔的冬日盛景惊
艳袁 争相用相机定格下这北
国独有的浪漫与壮阔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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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格 冬 韵
阴 杜景云

大 兴 安 岭 的 美
阴 王欢

野内蒙古大兴安岭的美是一种大
美遥冶 这是一位游历云南数载的旅游
博主袁 在根河源湿地发出的由衷感
慨遥 的确袁大兴安岭以一种壮丽且肃
穆的姿态袁 震撼着每一位来访者的
心灵遥 这里随处可见的美袁是四季更
迭间永恒的馈赠遥 有的美大气磅礴袁
有的美细腻婉约袁 随意定格几张画
面袁皆为绝美的手机壁纸遥

四五月份袁 大兴安岭的杜鹃花
便开遍了山野遥 不论是站在山巅极
目俯瞰袁或是用无人机航拍袁你定会
为那藏在白桦林间的淡紫色画卷惊
叹不已遥 那漫山遍野的杜鹃花袁远远
望去袁宛如一张巨大的紫色绒毯袁让
人忍不住想躺上去打滚遥 走近细细
观赏袁 那花瓣实则呈现出介于白与
紫之间的梦幻色泽袁 还自带幽幽香
气遥 阳光透过花瓣袁清晰的纹路尽显
眼底袁凑近深吸一口袁山林间独有的
灵气在这一刻被彻底唤醒遥

除了紫杜鹃袁 还有一种白色的

杜鹃袁 只在兴安国家森林公园
和满归林区零星绽放遥 那纯白
的花束在粉红与淡紫的花丛中
显得格外出挑袁 宛如身着白裙
的少女在林中起舞遥微风拂过袁
花瓣微微摇曳袁姿态楚楚动人遥
六月袁 大兴安岭才真正踏入夏

季遥 即便此时袁在额尔古纳河流域的
莫尔道嘎林区袁仍能见到 野绿树底下
雪未消冶 的奇妙景观遥树木已然翠绿
欲滴袁但在阴坡与河流的交界处袁大
块的冰雪常年不化遥 这景象看上去
像是一幅超现实主义的油画袁 不过
这绝非艺术创作的构思袁 而是大自
然的鬼斧神工之作遥

在卡鲁奔山不远处的向阳坡
上袁有一个 野风凌洞冶遥 把手放在洞
口袁 一阵刺骨的凉风便从指缝间穿
过遥 往昔在这里生活的林业工人袁常
把生肉放在洞里储存袁 许久都不会
变质袁堪称天然的野冰箱冶遥

这个季节袁 山上开满了各式各
样的野花院野百合尧滴水莲尧黄花菜尧
金莲花尧 白头翁噎噎 还有许多不知
名的小花儿点缀其间遥 蒲公英也迎
来了首个花期袁伴随着杨树的飞絮袁
借着风势在山林间飞舞遥

这也是看日出的最佳季节遥 于

卡鲁奔山或凝翠山守候日出袁 最能
领略兴安岭的雄浑壮美遥 日出后的
云海跌宕起伏袁 让人觉得世间一切
纷纷扰扰在这美景前都显得微不足
道遥 红日从云海中钻出袁瞬间照亮了
大兴安岭的每一寸土地遥 迎着山风
眺望朝阳袁 思绪仿佛随着云海在大
兴安岭上空飘荡遥 那气势恢宏袁如海
啸般的云雾袁 一浪接一浪地向山间
袭来袁即便凌晨三点便起床袁也是值
得的遥

日落同样美得惊人袁 尤其是在
白桦林里袁 火红的太阳在白桦林深
处缓缓下沉袁点燃了漫天晚霞袁将林
间染成一片金红遥

而十月的大兴安岭袁 宛如打翻
了上帝的调色盘袁 呈现出五彩斑斓
的景象遥 白桦树尧杨树和柞树的叶子
变得金黄袁落叶铺满大地袁踩上去柔
软而富有弹性袁 偶尔还会发出枯枝
断裂的清脆声响遥 枝丫间结着巨大
的蜘蛛网袁露珠在网上晶莹剔透袁宛
如珍珠遥 登高俯瞰袁 既有桦树的清
冽尧落叶松与阔叶林的绚烂袁还有蜿
蜒穿梭的河流和滋养林区儿女的肥
沃黑土袁层次分明袁宛如巨幅彩绘遥

林草结合地上袁 打好的草捆成
了网红打卡地袁 路过的游客都会驻

足袁坐上去拍照留念遥
倘若你此时恰巧在绰尔湖畔袁会

看到成对鸳鸯尧 野鸭与游鱼在水中
嬉戏玩耍遥 野鸭后面跟随着一串刚
刚长出绒毛的雏鸭遥 野生鲫鱼在湖
面跳跃袁 远处树枝上停歇的苍鹭对
其垂涎欲滴袁 蜻蜓在湖边的草叶间
驻足停留 要要要好一幅生动和谐的生
态画卷遥
步入十一月袁大兴安岭的初雪总

会在某个清晨悄然降临遥 首场雪往
往转瞬即逝袁却有着独有的温柔院不
似深冬白雪那般凛冽袁 而是温润且
黏稠袁紧紧附着在枝丫间遥 墨绿色云
杉缀满白雪袁野忽如一夜春风来袁千
树万树梨花开冶的诗意袁在此刻得到
最贴切的诠释遥
深冬时节袁连绵降雪为兴安大地

披上银白盛装袁 蜿蜒公路串联起起
伏山峦遥 林间雪地上布满大小不一
的足迹袁循着足迹望去袁或许能瞥见
成群狍子结伴向密林深处走去袁藏
着不为人知的生机遥

数九寒天袁一场大雪过后袁雪鸮
会伫立在粗壮的落叶松枝上巡视领
地袁猞猁则带着幼崽踏上迁徙之路遥
这片藏满生灵精灵的大兴安岭袁怎
能不令人深深眷恋浴

细雨 铃

细雨 铃

天蓝嵌弯月袁云白如雪莲
忽然袁寒流呼唤寒流愈聚愈浓
天气降温袁变得嘎嘎寒冷
孩子们可不管什么严冬什么寒流
在难得一见的一块冰面上
几个孩子挥起冰嘎鞭正抽打冰嘎
旋转不息的冰嘎伴随着阵阵笑声
我悄然驻足袁久久凝视
想到童年袁在严冬寒流中的山岭
我与小伙伴们追逐山雀
堆雪人袁打雪仗
山岭间久久回荡一阵又一阵回声
什么奇特的声音钥 转过身凝望
是不远处的几株云杉与落叶松
与我一样陶醉于孩子们的欢乐
泪光闪烁袁脸颊绯红噎噎

冬 趣
阴 李岩

在我的树洞口种下向日葵

圆圆的一盘又一盘

在阳光下

闪着金色的光芒

在我的树洞口种下一棵树

浓郁茂密的枝叶下

你微笑时的脸庞

浇灌了我的心房

在我的树洞口种下一抹月光

光亮留不住你远去的背影

那光

裹挟着我

在我的树洞口埋下一粒种子

等待它破土而出

你的誓言袁玻璃栈道的出现
是梦里的相拥

树 洞
阴 马莉

MEIWEN
XUAN

我的家乡满归小镇袁位于内蒙古
大兴安岭北麓西北坡袁 那是一个被
广袤林海层层环抱的小镇遥 野满归冶
乃是野孟库依河冶河名的谐音遥 我对
这个名字钟爱有加袁 因为它有着满
载而归的美好寓意遥 如果在地图上
寻找它袁你会发现袁它不过是一个微
不足道的小圆点袁 甚至可能因为太
过渺小而被忽略遥 然而袁在我心中袁
这个地方却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袁
它是所有乡愁的源头袁 是灵魂深处
最柔软的一部分遥
冬日的小镇宁静而祥和袁时间在

这里好像放慢了前行的脚步遥 整个
小镇都被皑皑白雪覆盖袁 一排排砖
房整齐地矗立在洁白的雪色之中袁
蓝色彩钢瓦的屋顶上堆积着厚实的
积雪袁远远望去袁宛如戴上了毛茸茸
的白色帽子遥 松木栅栏只露出小半
截袁剩下的大半截都掩埋在雪地里袁
如同站岗的士兵遥 天色尚未明亮袁一
缕白烟便从一户人家的烟囱里缓缓
升起袁 从纤细的一丝逐渐变成轻柔
的一团袁 最终融进激流河升腾的雾
气里袁 环绕着凝翠山的山腰弥漫开
来袁把整个镇子笼罩得如梦似幻尧缥
缈朦胧遥 推开门袁冷气野呼冶的一下迎
面而来袁裹挟着松脂清冽的香气袁直
往鼻腔里钻遥
行走在街道上袁脚下的积雪发出

野咯吱咯吱冶的声响袁仔细聆听袁能够
听见雪粒被压碎时那细密的声音袁
宛如冰糖在齿间缓缓化开遥 阳光明

媚时袁雪地亮得晃眼袁路边的松树挂
满雪挂袁 枝条沉甸甸地垂着遥 风一
吹袁便扑簌簌落下一阵雪沫袁在阳光
里闪着碎碎的光芒遥 孩子们在雪地
里尽情地奔跑玩耍袁 堆雪人尧 打雪
仗袁冻得小脸红扑扑的袁却依旧兴致
勃勃袁 那欢快的笑声在寂静的雪地
中传得很远遥
这里的天黑得早袁 暮色漫过林

海袁 满归的冬夜便沉了下来遥 雪粒
偶尔会敲打着窗户袁发出细弱的野沙
沙冶声袁好似冬夜轻柔的呼吸遥 月亮
挂在松枝间袁清辉洒在雪地上袁映照
出淡蓝色的光袁 连远处南山的轮廓
都变得柔和起来袁 只有一片静谧的
光亮袁 像铺了一地碎银遥 偶尔有晚
归的人走过袁踩雪的声响由远及近袁
又渐渐消散在夜色里袁 天地间重归
寂静遥
有的人家却是另一番天气遥炉子

烧得正旺袁 柈子在炉膛里 野噼啪冶作
响袁偶尔蹦出几点火星袁落在炉子外袁
却很快又暗下去遥 火墙烧得滚烫袁整
个屋子被烘得暖意融融遥玻璃窗上结
着厚厚的冰凌花袁 纹路细密又奇特袁
有的像松枝伸展袁 有的像溪流蜿蜒袁
还有的若漫天繁星遥我小时候总爱伸
出手指袁在冰凌花上画出歪歪扭扭的
小人尧简单的房子袁指尖划过的地方袁
冰凌慢慢融化袁 留下一道细细的水
痕袁很快又会凝结出新的冰花遥 炕桌
上摆满热腾腾的饭菜袁热气在整间屋
子里弥漫开来袁 饭菜的香气相互交
融袁让人浑身都暖透了袁所有的寒意
都在这一刻被驱散得无影无踪遥
在我看来袁满归小镇是一个在寂

静和寒冷中包裹热忱的地方遥 它没
有江南的温婉袁没有都市的繁华袁甚
至带着几分凛冽的粗粝袁却藏着最纯
粹的温暖遥

冬 日 小 镇
阴 郑宇

冬花 何康红 摄

初 遇

山雀啄开第一片晨雾

风把秘密贴在松针的睫毛上

我踮脚走过腐叶铺就的小道

每一步都踩响

蘑菇顶破泥土的惊叹

藤蔓在岩间打了个结

像谁系住的悬念

松鼠衔着松果掠过

把我的影子

抖落在蕨类的思念里

突然撞见一汪潭水

森林正对着镜子

梳理满身的绿

而我站成岸边的树

第一次学会

用年轮呼吸

共 生

晨光在枝丫间绣金线时
我已能听懂
松涛的平仄
看蚂蚁队列驮着光斑
在朽木的经络里
走成流动的诗

采一把野菊别在衣襟
让花香渗进汗里
与树脂的黏稠
酿成新的季节
风来的时候
和树叶一起鼓掌
雨落的时候
同苔藓一起沉默

暮色漫过脚踝
便把名字刻进树身
看汁液在纹路里游走
像我们交换的
永不褪色的契约

回 响

多年后再赴这场约
我带着满身风尘
而森林把当年的脚印
养得更深
苔藓爬上我的鞋跟
像要系住
流逝的光阴

老松树的疤结里
还藏着我当年的叹息
潭水映出两重影子
一个在水面老去
一个在水底
依然是初见时
那个踮脚的少年

风卷着落叶擦过耳畔
说所有告别都是伏笔
会有的新菌子
从约定的地方
顶出春天的形状

森 林 之 约 渊组诗冤

阴 乌兰河


